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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邮 大 肉 圆 很 好 吃 。 特 点 是 嫩 。
肉圆极大 ， 大若一个美式台球 （不 是

斯诺克那种小的）。 一个肉圆下去， 非

体力劳动者不能为 ； 如我辈书 生 ， 一

般都是两人分食一个 。 为何要 做 这 么

大呢 ？ 没有道理可讲 ， 仿佛大 肉 圆 就

该这么大。
在高邮见薛师傅做大肉圆， 仿佛一

个工艺师在做一件工艺品。 也是， 美食

也是一种工艺。 薛师傅不是厨师， 他做

菜纯属业余爱好。 就像有人喜欢钓鱼，
有人喜欢溜鸟。 薛老爷子喜欢做菜， 尤

喜做高邮大肉圆。
儿子来了客人， 一般要提前一天跟

老爷子说。 第二天一早，薛师傅就上街。
“做菜首先是选材。”要选前胛肉，在前胛

肉中，选头三刀。 “第三刀最好”。 做大肉

圆要用五花肉，肥瘦各占六四。肉必须人

工在砧板上剁，机绞味减一等。切肉也有

讲究： 细切粗斩。 ———斩细了肉的纤维

被破坏。
做大肉圆一定要加鸡蛋。 再讲究些

的鸡蛋清最好。 一般一斤肉一个鸡蛋。
鸡蛋打在碗里， 用筷子去搅匀。 搅蛋清

要一个方向搅 ， 不能来回去搅 ， 否 则

“起毛”。 搅到没有颗粒， 手粘上去有一

种黏手的感觉。 将搅好的蛋清倒入斩好

的肉中 ， 加入生姜 （切成米粒大小 ）、
小米葱 （当地一种极小的葱， 山东大葱

不行）、 糖、 味精和适量的盐同拌。 拌

时要多加水， 这样才嫩。 大肉圆就吃的

一个嫩。 “老的掉在地上都不散， 那个

肉圆有什么吃头。”
同行的汪朗 ， 是 汪 曾 祺 先 生 的 公

子 ， 也是一位美食家 ， 著有 《食 之 白

话》 和 《刁嘴》， 在做菜上也有一些手

段 。 他见薛老先生在搅拌时不 断 地 加

水， 甚为纳闷： “我加这么多水， 肉圆

就散了。”
“要嫩。 不这么嫩， 口感就不行。”

薛老爷子拈起正在搅拌中的肉， 又加了

半勺水。
肉圆下锅。 汤中将斩肉时削下来的

肉皮放入同炖。 肉皮很重要， 是胶质，
增加黏性。 拌好的料抓在手里， “团”
肉圆时要来回倒 ， 不知 “倒 ” 了 多 少

回， 边 “倒” 还边沾水。 ———淀粉水，
用红薯粉的。 不能用菱粉和土豆粉。 粉

水消 （薄） 稠要适中， 消了不起作用，
厚了也不行。 沾水的作用是让肉圆快速

凝固。
肉圆先要用大火猛炖。 之后文火慢

煨。 火不能低于两个小时。 小火， 不能

歇， 慢慢煨它。
“这个菜是费工夫。 可是做菜不带

感情去做是做不好的 。” 肉圆起锅时 ，
薛老爷子手捧一碗盛满的肉圆。 肉圆香

气溢满厨房， 我们口水都要流下。
赞曰： 高邮大肉圆， 名声播四方；

搛起来硬， 吃起来嫩。

雪花豆腐

雪花豆腐要用卤水豆腐做， 即盐卤

豆腐 （石膏豆腐不行）。 黄豆用小黄豆，
那种大圆豆子不行。

卤水豆腐也只用心子那么一点点。
豆腐不沾砧板， 只在手心里切。 下刀要

稳， 要快。 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一定的细

度 ， 才能吃出口感 。 切成麻将 猴 子 大

小。 不能切碎了。 在放大镜下看， 要每

块小豆腐都有棱角 （没有棱角， 就像面

糊糊了）， 吃在嘴里要磕磕绊绊， 才有

感觉。
雪花豆腐要高汤。 老鸡汤最好。 肉

汤或者鹅汤就不是这个味了。
吃雪花豆腐要小心。 它不冒热气，

可是吃起来烫得不得了。
雪花豆腐的特点是： 嫩， 鲜， 热。

青菜汤

两棵小青菜， 洗净。 烧一锅清水。
把青菜倒进去， 不放盐。 烧两滚， 青菜

变色了即可。
青菜汤， 就得是清汤。 放盐， 把青

菜本味破坏了。 喝青菜汤， 就喝的是它

的本味， 自然味。
也可以放一点点姜丝。
如若在外面不小心酒喝多了， 回家弄

两棵青菜， 熬点汤， 喝下去， 马上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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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色湖光中的王冕
蔡小容

王冕的名字， 最初出现在小学一

年级的语文书里： “古时候有个人叫

王冕……” 他是一个真人吧， 小时候

给人放牛， 一边自己学画荷花。 夏天

的傍晚， 雨后天晴， 湖中的十来枝荷

花， “花苞上清水滴滴， 荷叶上水珠

滚来滚去” ———儿童诵读， 书声琅琅，
这两句记忆 犹 新 。 到 夏 日 荷 塘 去 看 ，
果然是这样， 水珠就像一颗珠子， 晶

莹圆润， 滚来滚去， 荷叶只是它的托

盘， 滴水不沾， 纤尘不染。 荷花美得

不可方物。
多年后我读 《儒林外史》， 第一回

就讲王冕：
……一阵大雨过了， 那黑云边上

镶着白云， 渐渐散去， 透出一派日光
来， 照耀得满湖通红。 湖边上山， 青
一块， 紫一块， 绿一块。 树枝上都像
水洗过一番的， 尤其绿得可爱。 湖里
有十来枝荷花， 苞子上清水滴滴， 荷
叶上水珠滚来滚去……

原来王冕是小说里的人？ 古代白话

文改写成小学课文， 语句更加精炼上

口， 成为深植的母语潜意识， 画荷的王

冕已是一个童蒙皆知的经典形象。 王冕

确有其人， 为元代著名画家、 诗人， 生

于浙江诸暨， 幼年替人放牛 ， 自学成

才， 拒绝出仕， 隐逸深山。 一生喜好

梅花， 种梅、 咏梅、 专攻画梅， 所画

梅花花密枝繁， 健劲有力， 生机盎然，
尤善用胭脂作没骨体， 别具风格， 并

有传世名句： “不要人夸颜色好， 只留

清气满乾坤。” 小说里的王冕， 由画梅

改作画荷， 人物的风骨精神则一。
王冕七岁丧父， 十岁辍学帮隔壁

人家放牛。 日子应是艰难， 可是看书

中描写， 只觉惬意。 放牛不算件苦活

儿， 若无专门人手， 做农活的同时顺

带着也放了， 雇个孩子专做这事， 是

宽厚人所为。 这隔壁的秦老， 只让王

冕每天把牛牵到湖边去饮水吃草， 他

在旁可自在玩耍。 王冕心性本是爱读

书的， 他安慰母亲说坐在学堂里也闷，
倒不如放牛快活， 要读书， 依然可以

带了去读。 他果然就把书系在牛角上

一同出去， 到了湖边， 几十棵杨柳树

下芳草青青， 凉风习习， 牛吃草， 他

看书。 他看些什么书呢？ 每天秦老给

他买点心的两个钱， 他都攒着， 抽空

到村里学堂找卖书的小贩买几本旧书。
乡间的书贩 ， 想 来 卖 的 书 十 分 有 限 ，
但也许古代出版不易， 能出版的都是

典籍。 王冕读这些书， 有不懂的， 就

请 教 村 塾 的 先 生 ， 如 此 三 四 年 ， 他

“心下着实明白了”， 到了快二十岁的

时候， 他已经 “把那天文、 地理、 经

史上的大学问， 无一不贯通”。 这个境

界， 莫说一个牧童， 即使是不问外事

专心向学 ， 并 有 名 师 指 点 的 读 书 人 ，

也难有几人能达到， 而史上的王冕确

乎靠自学成了一代名家， 其间自有奥

秘。 书画同源， 他读书的途径， 与习

画的方法， 是一致的， 可由此而知彼。
却 说 王 冕 那 日 看 到 湖 里 的 荷 花 ，

不禁出神想道： “古人说 ‘人在画图

中’， 果然不错， 可惜我这里没有一个

画工 ， 画这 荷 花 ， 也 是 有 趣 。” 又 一

想， “天下哪有学不会的事， 我何不

自画它几枝？” 他就把积攒下的钱， 托

人到城里带些纸笔颜料回来， 对着荷

花， 开始画画。 刚开始， 自然是画不

好， 他平素也写字的， 而眼前刚拿起

的笔是作画的笔， 有着另一种陌生法

式。 字是规矩的， 也可以不拘； 画是

自由的， 也包含绳墨。 字唯有墨， 画

兼有色 ， 调 墨 弄 彩 ， 还 有 水 的 渗 入 ，
浓淡变化 、 氤 氲 效 果 在 于 水 的 调 度 ，
初学颇为不易。 他渐渐能控制手中的

笔， 笔的轻重、 提顿、 方圆， 都在拿

捏中； 线条也有了力量， 花朵柔若无

骨， 其实有骨。 三个月后， 他画的荷

花渐渐有了些意思， 再久之， 荷花的

颜色精神无一不像， 就像从湖里采来

的一样。 纸上的荷花比湖里的荷花更

精粹， 它经过了提炼， 表现了花朵最

美的意态。
王冕当时只是个乡间少年， 生活

清苦， 想法单纯， 而当时的环境， 似

乎能容许他 以 自 己 的 方 式 追 求 理 想 。
他想读书 ， 买 书 看 就 是 了 ； 想 学 画 ，
买来纸笔颜料画就是了； 等他画得好

了， 乡人们就拿钱来买， 一传十十传

百， 诸暨县都晓得了他善画荷， 争着

来买， 他因而能够不愁衣食， 供养母

亲 。 十七八 岁 上 他 就 不 再 给 人 放 牛 ，
每日画几笔画， 读古人的诗文， 这是

非常理想的文人生活了。
连环画 《王冕》， 由名家林岳、 刘

旦宅绘制 ， 画 家 绘 画 家 ， 画 中 有 画 。
我 最 喜 欢 第 24 幅———一 幅 荷 花 始 画

成， 贴于墙壁， 王冕侧身坐在书桌前，
抬头凝视自己的画。 画上的荷花神完

气足， 画外的王冕气定神闲。 我们看

到的角度是他的后侧面， 隐约可见他

的神态， 那微垂的眼睫、 声色不动的

嘴角， 包含着倔强而从容的性情， 与

他画的荷花互相映照， “物” 与 “我”
彼此对视。 书桌旁的窗外， 挤着几个

乡民， 他们凑在窗前看王冕的画， 眼

光里饱含赞赏之情。 在这里， 有一个

问题被忽略了： 此时， 王冕的声名尚

不出县城方圆数十里， 那么他的画是

在什么尺度上符合了县城人物的眼光？
从 《儒林外史》 的叙述看， 王冕的画

最先是得乡 人 赞 赏 ， 声 名 传 开 之 后 ，
有位高权重如危素者对诸暨知县断言：
“此人将来名位， 不在你我之下”， 不

同受众的品评标尺、 趣味， 似乎达到

了一致。 中国画在元朝以后， 由于士

大夫思想的消极， 导致鲜艳的色彩一

天天在画面上衰退， 占据主导的是惨

淡颓废的情调。 早在宋朝就有画家写

出这样的诗 句 ： “雨 里 烟 村 雪 里 山 ，

看时容易画 时 难 。 早 知 不 如 时 人 眼 ，
多买胭脂画牡丹。” 可巧， 史上的王冕

首创 “以胭脂作没骨体”， 《儒林》 也

写 他 托 人 买 的 颜 料 是 “胭 脂 铅 粉 之

类”， 不论他画梅画荷， 这一抹鲜艳夺

目的胭脂色 ， 在 元 朝 画 一 派 的 灰 暗 、
浅绛、 冷逸、 苦涩中， 的确令人耳目

一新， 王冕画之雅俗共赏， 可以从这

个方面来解释。
有一个情节原著里没有， 连环画

里有， 加得很好———农忙时候 ， 王冕

也帮人下田 插 秧 、 锄 草 ， 干 些 农 活 。
插秧是个苦活， 农时一刻误不得， 整

天地躬身弯 腰 ， 一 天 下 来 腰 都 快 断 。
而插下的秧苗， 青翠碧绿， 一行行间

距整齐、 错落有致， 很有美感； 插秧

的过程， 紧赶慢赶中， 一再重复的动

作形成韵律 ， 渐 渐 熟 练 ， 熟 极 而 流 ，
眼明、 手快， 轻巧、 灵便。 这劳作中

暗含快乐； 直起身来， 看一棵棵秧苗

的姿态也是欣悦、 昂扬。 假如王冕不

做农活， 每天仅是悠闲放牛， 只怕他

的画会缺少些根基， 缺少了从譬如插

秧中领悟到的某种真谛———此中有真

意， 欲辩已忘言。 他成年后的隐居生

活， 也是白天务农， 种植豆、 粟、 桃、
杏及梅花， 晚上作画。

连环画第 27 幅与第 24 幅构图很

像， 但三幅之隔， 王冕的形容已成熟

许多 ， 是一 个 青 年 人 了 ， 气 质 方 朴 ，
神情端凝。 他正在案前作一幅士人的

画像， 四壁墙上贴着他画的梅兰荷菊。

连环画家也同样精于水墨， 这画中的

四君子图， 笔墨腴润而苍劲， 布局疏

密得当； 王冕正在执笔作的画中人神

情 萧 淡 ， 衣 着 简 括 ， 也 是 一 位 高

士———倘 联 系 下 文 ， 有 可 能 是 屈

原———画家笔下的人物 ， 常常很像他

自己， 是他的心灵影像。
浙江诸暨山水秀美， 有 “千岩竞

秀、 万壑争流、 水木清华、 山川映发”
之美誉， 王冕生长于此地， 可谓得天

独厚。 他年已弱冠， 奉母至孝， 每当

花明柳媚的时节， 他就执着牛鞭， 架

起牛车， 载着母亲出去游玩。 他自己

则仿照 《楚辞图》 上屈原的衣冠， 造

了一顶极高的帽子、 一件极阔的衣服，
穿戴起来， 口中吟唱， 惹得乡村孩子

三五成群地嬉笑追逐， 他也不以为意。
他的学问已养成， 同时性情孤介， 既

不追求官爵， 又不交纳朋友， 终日只

是闭户读书， 沉潜于自己的道德艺术

修养之中。 这样一个人物， 作者把他

放在 《儒林外史》 的第一回： “说楔

子铺陈大义 借名流隐括全文”， 以这

位充满理想色彩的艺术家和隐逸之士

的标准作为全书评估、 针砭各个人物

的依据。
作者改史上真实人物王冕的画梅

为画荷 ， 改 得 巧 妙 ， 也 是 信 手 拈 来 ，
与陶渊明的 “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

山” 相仿佛。 乡野的牧童， 放牛于湖

边而见到湖中荷花， 自然而然， 无比

协调， 此处荷胜于梅多矣。 七泖湖畔

的湖光荷色陶冶了王冕的心灵， 让他

体悟到 “人在画图中 ” ———人与自然

融为一体、 天人合一的意境； “花苞

上清水滴滴 ， 荷 叶 上 水 珠 滚 来 滚 去 ”
的景象， 细腻传神、 生气灌注， 又似

一种玄思禅境， 蕴含着微妙的哲学启

蒙 。 王 冕 画 荷 ， 悟 出 了 天 地 间 的 至

理 ， 同 时 ， 缘 物 寄 情 ， 荷 之 亭 亭 净

植、 出污泥而不染也是他自身人格的

映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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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那个无意义的人
朱生坚

刚看了 《无问西东》， 我就说， 这

是一部只能看 、 不 应 该 评 论 的 电 影 。
可是， 倘若要说出点理由来呢， 就等

于评论了。 所以， 还是不说了吧。
到现在， 很长时间过去了， 那么

多人物都在记忆里逐渐黯淡下去， 倒

是那个死于无意义的人， 还是时不时

地浮现在眼前。 有一些话， 好像非说

不可。 既然如此， 就不得不说了。
总的来说， 《无问西东》 里的人

物， 大都自带光环。 换句话说， 他们

的生命都是有意义的。 你看：
水木清华读书求学， 是有意义的。
西南联大弦歌不辍， 是有意义的。
投笔从戎为国捐躯， 是有意义的。
鞠躬尽瘁教书育人， 是有意义的。
置身沙漠制造核弹， 是有意义的。
支援边疆救死扶伤， 是有意义的。
热心公益扶贫济困， 是有意义的。
如此等等， 都是有意义的。
唯有那个投井自尽的师母刘淑芬，

她的生与死都是无意义的， 乃至于没

有多少人想要谈论她， 好像她的生与

死、 对与错， 都不值得一说。
真的是这样吗？ 很不幸， 好像是

真的。
在王敏佳给她投匿名信之前， 她

的生活就是无意义的， 任她怎么折腾，
也是一潭死水。 她的丈夫， 只有在结

婚证上才是她丈夫， 一个全身心扑在

工作上的中学语文老师， 对她根本就

没了感情， 冷漠到了极点： 两个人过

日子， 就连吃饭的碗筷、 喝水的杯子，
还有盘子碟子之类， 都是分开的。 不

管她怎么吵、 怎么闹， 甚至动手， 他

都逆来顺受， 不予理睬， 对于她在床

上的暗示， 也完全没有反应。 很难想

象， 对学生那么热心的许老师， 怎么

可能对自己的 妻 子 这 么 绝 情 ？ 可 是 ，
我们知道， 这是真实的： 在外面、 在

家里截然不同的人格分裂， 太多了。
本来， 他们也曾经有过琴瑟相谐

的好时光， 虽然在电影里只有几秒钟

的闪回。 好像是她的回忆， 抑或是她

的想象， 那又有什么区别呢？ 反正对

他来说， 那段时光就算曾经有过， 也

跟没有一样。 她用自己在纺织厂的工

资资助他去上了大学， 知识改变了人

生： 他觉得他们之间有了差距， 提出

分手。 我们知道， 这也是真实的， 就

在我们身边， 不计其数， 不同的只是

各个故事里 的 男 女 主 人 公 所 在 位 置 。
在这个故事里， 刘淑芬不肯放弃。 她

去学校闹， 闹到了他不跟她结婚就会

出人命、 让他失去工作的地步。 迫于

这样的压力， 他们生活在一起。
事情再清楚不过了， 许老师把他

的工作视为他的全部， 他的人生价值

和意义就在于此。 他之所以跟她结婚，
只是为了保住他的工作， 维护他的人

生价值和意义。 我们无从得知他是否

另有所爱， 我们能清清楚楚看到的是，
他对妻子的冷漠之中有一种骄傲： 他

跟她结婚， 完全是他为了自己的理想

而牺牲了自己想要得到的幸福生活并

且承受着眼前这种生活的痛苦， 所以，
那是一种为理想而献身的骄傲。 他用

这种骄傲支撑着他的绝情和冷漠。 而

她的折腾、 打闹， 她给予他和她自己

的痛苦， 这一切只是陪衬和光环， 围

绕着 、 烘托 着 他 的 理 想 ， 他 的 工 作 ，
他的事业， 他的生命的意义。 他们俩

就这样结合或纠缠在一起， 形成了恶

性循环， 就算没有他曾经教过的好学

生王敏佳来搅水， 他们也只能在这个

漩涡里转， 越转越深。
没有人会认为这样的生活是有意

义的吧？ 那么， 是不是同样没有人认

为， 她的执着是有意义的？
电影到了十几分钟， 推出他们俩

的一次争执。 许老师为自己辩解： 人

就不能变吗？ 为什么别的事情都可以

变， 就这个不能变呢？ 唉！ 看到这里

我差点一巴掌拍在旁边那姑娘的腿上。
说什么 “从前慢”， 什么 “一生只够爱

一个人”， 人心从来就是如此。 可是，
师母歇斯底里般地发作： 不行！ 说了

一辈子对我好的， 就是不能变的。
那一刻是这部电影给我的最强烈

的震动之一。 我只记得眼前一黑， 耳

边听到张国荣的声音：
“说的是一辈子！ 少一年， 一个

月， 一天， 一个时辰， 都不是一辈子！”
无论长短， 对每一个人来说都一样

的一辈子， 程蝶衣的意义在于唱戏， 许

老师的意义在于教书育人， 而师母所固

守的意义， 在于她曾经有过的爱情。 那

是她认定了的、 永远都不能改变的东

西。 她当然不能接受许老师说的： 人是

会变的。 这样的执念， 让我们怎么说才

好呢？ 我们怎么好意思说她错了呢？
如同困兽犹斗， 忽然间灵光一闪，

师母找出了匿名信里的蛛丝马迹， 进

而奋力反击王敏佳对她挑衅似的批评。
那封信实在过于傲慢， 居高临下， 用

的是大字报的腔调， 根本就不是调和

矛盾、 解决问题的方式。 而师母对王

敏佳的愤怒和怨恨里面带有她从许老

师那里受到的委屈。 她想要以自己的

方式捍卫已然无法弥缝的生活。 她孤

弱无援 ， 近 乎 本 能 地 抓 住 救 命 稻 草 ，
别无选择地依赖于那个时代的意识形

态、 社会体制和群众运动。 它们的力

量曾经让她成功地夺回了丈夫， 现在，
眼看着就要让她第二次成功。 谁也没

有料到 ， 这 些 盲 目 的 力 量 没 有 方 向 ，
没有约束， 过了头。 师母本来只是想

要以牙还牙， 通过羞辱和践踏王敏佳，
彰显自己的光荣。 让她无法忍受的是，
站在板凳上接受批判的王敏佳， 竟然

莫名其妙地露出了一丝微笑。 对她来

说， 这是来自有知识者的轻蔑， 她在

许老师那里已经受够了。 她可以永无

止境地忍受丈夫的轻蔑， 却无法忍受

这个小姑娘， 这个在年龄、 相貌和学

识上都占优势的假想敌的轻蔑。 她的

爆发是再自然不过的反应， 而她的爆

发使得那一群以凑热闹和窥视癖的心

情被动员起来的乌合之众在暴雨来临

之前的闷热空气里有了充足的理由通

过肢体动 作 宣 泄 他 们 的 烦 躁 ， 当 然 ，
表面上的理由是同仇敌忾， 捍卫师母

的尊严， 也就是捍卫他们共同的、 近

乎宗教狂热的伦理道德。
事情发生得太快， 我们来不及去

揣摩师母刘淑芬最后一段时间里究竟

在想什么。 她所得到的结果完全出乎

她的预期。 她没有想过要弄死王敏佳。
她没有那么恶毒。 虽然后来我们知道

王敏佳并没有死， 但是在那一刻电影

里外所有人都以为她死了。 在死亡面

前， 一切光荣、 尊严和羞辱、 报复都

毫无意义。 师母在激情的顶峰一脚踏

空了 。 她分 明 看 到 了 真 相 ， 那 就 是 ：
她的生活毫无意义。 如此虚无， 如此

荒诞。 那一瞬间， 她被击垮了。 她跨

进井口， 毫不犹豫， 没有任何多余动

作。 那一份决绝让许老师的骄傲黯然

失色。 他也崩溃了。 他跟她一样， 性

本良善， 他肯定从来都没有想过她会

在他眼皮底下走上绝路。 从此， 他的

骄傲、 他那闪着光芒的理想和意义失

去了一块必不可少的垫脚石。
回 过 头 来 想 想 她 的 形 象 ： 端 正 ，

健康， 朴实， 一位普普通通的纺织女

工和家庭妇女， 在任何地方走进人群

就会立刻淹没在其中。 然而， 她执着

于她的记忆和想象， 执着于她想要的

生活， 就像别人执着于他们的理想和

信仰。 在某种意义上她具有艺术家和

宗教徒的特质。 这种特质在任何时代、
任何地方都会让贫乏、 枯燥的生活激

情饱满。
问题依然在于： 她的生和死， 有

意义吗？ 此时此刻， 我们变得有些惶

惑不定。 也许我们可以说， 人生本无

意义 。 可是 这 句 话 在 这 里 过 于 轻 巧 ，
只能用来遮挡困窘， 无法靠它逃避问

题 。 更何况 ， 如 果 说 人 生 本 无 意 义 ，
那么， 前面说到的， 《无问西东》 里

的那么多人， 他们的生命的意义也全

都成了问题。 有人说， 逃避问题， 一

定会遭遇更大的问题， 果然如此。
说到对意义的疑问， 回过头来检

视那些人物， 我们发现， 有一个人有

点例外。 那就是王敏佳的同学和同事

李想。 他跟她一起制作了那封匿名信。
后来， 为了争取到支援边疆建设的光

荣使命， 他退缩了， 没有站出来跟王

敏佳一起承担责任。 他的自私和懦弱，
把他支援边疆建设的奉献精神的内里

销蚀殆尽， 只剩下一层皮。 好在他良

知未 泯 ， 从 一 开 始 就 知 道 自 己 错 了 。
他对 自 己 有 反 省 、 有 怀 疑 、 有 批 评 。
他对王敏佳的愧疚， 以及陈鹏给他的

忠告， 使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 “知耻

近乎勇” 的含义， 也让激励他支援边

疆的奉献精神得以具体落实。 他付出

了生命， 赎回了灵魂。 他的付出当然

是有意义的———不要说付出生命 ， 在

日常 生 活 中 ， 为 别 人 付 出 点 点 滴 滴 ，
也是好的， 都是有意义的。

相 比 之 下 ， 在 师 母 刘 淑 芬 眼 里 ，
或者说， 她的执念所系， 只有她自己

和她丈夫两个人。 要知道爱情这东西

可以说是人类最伟大、 最美丽的谎言

之一。 如果爱情的作用只是让两个人

结合， 生活在一起， 那么， 它与本能

有什么区别呢？ 动物没有爱情， 也可

以结合， 也可以相守。 人之所以为人，
体现在爱情和婚姻之中， 至少也得要

两个人的结合让彼此都变得更好， 且

不管是不是养育出更好的人。 而在她

身上 ， 我 们 看 不 到 这 种 向 上 的 迹 象 。
她不断吵闹、 发作， 证明自己是对的，
被亏欠的。 许老师当初对她的承诺被

她当 作 债 券 捏 在 手 里 。 这 样 一 个 人 ，
即使他不变心， 不提出分手， 她也能

找到各种理由不断吵闹、 发作， 证明

自己是对的， 被亏欠的。 这是一种弱

者思维， 出自一颗虚弱、 贫乏、 让人

怜悯的心灵。 她从来没有想过许老师

为什么提出分手， 究竟有没有一点点

合理的成分。 她也没有想要自己变得

更好一点。 我们没有理由用胡适善待

结发之妻的榜样来要求许老师， 因为

道德只能用于要求自己。 而要求上进

乃是人类从直立行走以来发展至今的

原动力， 超乎一切道德之上， 或者说

是一切道德的根本。
诚然， 归根到底， 生命本无意义。

因为， 生命是生命， 意义是意义。 然

而我们终究还是愿意选择赋予生命意

义。 那些生活毫无意义， 最终死于无

意义的人， 太可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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